莫让“规划性破坏”毁掉乡愁
段金柱
（福建日报  2014年9月5日）
    近日，福州市毗邻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的苍霞片区拆迁改造中，部分历史建筑被拆。此事因媒体跟踪报道，引发关注，微博、微信上一片惋惜之声：“苍霞片最美的红砖西式四合院被拆了，民国青砖街铺也没了……”
    所幸，呼应民声，当地立即叫停。举一反三，省里及福州市文化、建设、规划等部门将携手对苍霞、上下杭、朱紫坊等片区的历史建筑重新调查认定，以决定下一步如何保护、能否拆除。
    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不过，联系到近年来发生的地铁一号线屏山站“考古赶不上建设”、胪雷村陈氏祠堂“是拆还是留”等诸多引起热议的事件，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：在城市建设、重点项目建设突飞猛进的情形下，历史建筑命运到底如何？
    每当直面此类问题，涉事各方总是说“我有理，我没错”。
    地方政府说，为了推进项目建设、城市发展，不得不拆，而且，它们并不属于文物，没有法律障碍；属于文物，或历史文化区域内的建筑，都严格依法保护。
    开发商说，他们是按照正规“招拍挂”获得的开发权，并缴纳了土地出让金。
    当地市民说，他们牺牲了很多，难道连留存历史记忆的几栋建筑都不能保留吗？
    似乎，各有各的难处，各有各的理由。但有两点无法漠视。一来，历史建筑是承载岁月记忆、传承文化根脉的载体，都拆了，何处觅乡愁？国内一些城市拆掉真文物，建起假古董，令人痛心疾首，毁坏既成，无法挽回；再者，加快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建筑，并非截然对立，关键是要寻找到开发和保护的平衡点。这方面，福州有成功经验，当年为给南江滨扩建让路，泛船浦教堂就成功整体平移，基本保留原貌。
    纵观全球那些历史厚重感较强的城市，无不对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文化遗产悉心呵护。希腊雅典、意大利罗马自不必说，波兰首都华沙浴火重生即是代表。二战期间，华沙古城十之八九被毁，战后波兰人在原址复建华沙，重现文明辉煌。1980年，华沙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    由此反观，我们更应该警惕近年来浮现的“规划性破坏”现象。
    在2005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针对北京古城保护的现状，提出“规划性破坏”概念，意为在划出若干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后，同时又在保护区之外大拆大建。他深为这种没有凸显城市文化个性、与文化遗产保护脱节的保护规划忧虑。
    如果任由“规划性破坏”行进，必然会出现毫无生气的“建筑将军”现象，也势必会毁掉乡愁。
    美国规划学会秘书长苏解放曾说：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像一支伟大的军队，成千上万名士兵排列成威严整齐的方队，有几个将军带领着他们，比如以前的老北京。但现在一些城市的现状，让他感到困惑：这是一个充斥着“建筑将军”的城市，每一个将军统帅着只有一两个士兵的军队，其结果就是“城市的自我‘休克’，毫无个性可言”。
    这也是无论经济怎么飞快发展、城建如何提速，一定要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在缘由。时代如何变革、演进，我们都需要传承记忆、延续文脉，让我们可以随时重返精神家园。正因如此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，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
    如果我们不能对先辈、对历史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敬畏，又怎能正常面对当下的自己？对自己尚不能负责，又何谈对后人负责？何谈相信未来？
    20世纪50年代，面对老北京城墙被拆、城门被毁，梁思成痛心不已：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，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。然而，不顾梁先生极力反对，城墙轰然倒下。他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保护北京老城、在城西易地建设行政中心区的“梁陈方案”也被否决，令人扼腕叹息。
    不过，面对历史、朝向未来，梁先生又是自信的。当年，他就向北京主政者直言：“在这些问题上，我是先进的，你是落后的”，“五十年后，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，我是对的。”——梁先生的话应验了，但失去的已经无法追回。
    50多年后，此时此地，我们回味梁思成这位“福州女婿”的话，又会怎么做呢？难道还要让“规划性破坏”毁掉乡愁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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